
新進教師 

 

「歡迎各位老師！今天是這學期的第一天！」 

校長殷勤地在期初校務會議上對大家熱情地說道，以慈愛的眼光看著坐在台下的我們。這是我在這

間大學校――國立雅里附小擔任美術老師的第一天。這學期除了我這位新進老師外，還有兩位分別

是宇婕和小魯，都被分發到這所學校。 

「這學期我們有三位新進老師，有美術老師晏涵，專職體育老師宇婕以及國文老師小魯！期望各位

同仁都能好好地互相照顧彼此並互相勉勵！」校長興致高昂地說道。 

畢竟在讀了四年的教育學程、兩年美產研究所再外加實習後，誰不想進到待遇好的大校呢？回想還

有許多同學因為市區大校沒有開缺，而被迫只能進到偏鄉小校教書，我不禁滿懷感謝。 

校務會議進行得很快，從學校年度規劃與目標到各科代表的課程計畫以及教學進度與教學活動規

劃，每個報告都寫得充實又有趣。唯獨討論到校安、性平、學生權益階段的時候氣氛悶悶的，也不

知道為什麼，有些看起來是行政和班級導師的人，臉都看起來很臭。 

會議結束，我的位置被分配到學務處。雖然不是擔任行政，但是因為這間學校規定美術教室只有上

課時間能使用，其餘時間專任老師還是要協助行政。 

進到學務處，因為暑假時我已經有來這裡整理自己的座位，所以裡面的教師們對我都不陌生。踱步

到自己的位置，坐在我旁邊的老師看了我一眼，就繼續做自己的事。她叫做慈庭，是一個已經教了

快 35 年的資深老師，她不太講話，行事風格低調，最具標誌性的便是她臉上有一條長十公分的疤，

在老練的氣場上又多了一絲煞氣，感覺其他職員也有點怕她。 

「慈庭老師早安。這學期也請多多指教。」我禮貌地打招呼。 

「嗯。」她回了一聲，「「希望妳撐得過一學期。」 

過沒幾天，事情開始變得越來越多。因為在這間學校有導護輪班制，在學務處的同仁都必須協助行

政來督導學生，而且這間學校一天到晚都在開大大小小的會議，校外教學籌備會、IEP 會議、性平與

霸凌防治會議等。一開始其實我覺得這也還好，但是我發現我錯了。就在早上，學務主任跑過來找

我。 

「晏涵老師，不好意思打擾妳，等一下中午要開行政會議，麻煩妳等一下幫我們紀錄和上傳資

料。」 

「阿好的好的，可是行政會議不是組長級的職員參加的嗎？」我抱著疑惑問了問，主任隱約露出嫌

棄的表情，但馬上又恢復笑容。 

「哎呀，這學習學務處新進職員就只有妳一個，幫點小忙不會有問題的，是吧？妳看看同仁都對妳

多好！阿對了，根據排班，下週妳才導護，但是這一週生輔組請假去出差，妳可以幫他站嗎？」 

蛤？怎麼那麼多奇怪的事情？「呃……我可能沒辦……」 



「講這什麼話？幫忙一下同事不是最基本的嗎？改天他再還妳就好啦，真是的。還有還有，放學要

開處室例會喔，妳也別忘記，給我提早下班嘍。」我話都還沒說完，就又被塞了一堆事情。好吧，

怎麼感覺到學校，課才上一點點，雜務就已經做一堆了？嗯，應該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吧！撐過去

就好。 

中午行政會議，校長寒暄一下便開始議程。最近教育部來文，希望我們學校全面落實雙語課程，以

及全年級的藝術美感教育實踐，這些都需要有人來落實統計並回報。還有一些額外的計畫申請需要

在期限內提交，教務處和學務處人手都有一點吃緊，所以這些事情突然就落到我的頭上。 

「晏涵老師，因為教育部有給我們很多指示，但是目前處室新進人力只有您，其他老師都沒有分發

到處室。所以有些事情要麻煩您了。如果說有不會的事情可以問同仁，大家都關係很好的！」校長

微笑著拍拍我的肩膀。新進如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拒絕，只能擔下這責任。 

其實上級來文不是抽象指示，而是具體要求學校在限定期限內完成某種「行政流程」、提供某種文件

或資料，然後回覆，而這些流程會被拆成細節分配給不同教師負責。而我就是那個「不同教師」。 

回到處室，我趕緊忙碌剛才被分配到的事情。但是除了這些雜務我還要備課呀，而且今天幾乎滿

堂。我嘆了一口氣，繼續謄寫校本課程統計表格，詭異的是，學務處的每個老師都不太想要幫我做

這些，我在大學學到的也只是專業課程而不是這些行政事項，我真的有些地方是完全不了解的，但

那些老師都好像在懼怕著什麼，都以「不好意思我很忙」或是「去問其他人，這我不熟」之類的話

搪塞掉了，只有坐我旁邊的慈庭老師偶爾會給我指點幾句。 

「我就說吧，妳撐不下去吧？」她冷冷地說了一句。 

「呵呵，怎麼會呢？有慈庭老師您協助就輕鬆很多了！」我微笑回道，她瞥了我一眼，繼續忙她的

事情。 

「嚴重的還在後頭。」她說道，「「妳之後就會知道了。」當我還在納悶這句話的意思時，她轉過來，

用嚴肅的口氣說：「「記住，撐不下去要說，知道嗎？」 

我沒有很把這句話放在心上，學校又不是什麼血汗壓榨勞工的工廠，哪會有什麼撐不下去的問題？

我禮貌的點了個頭，繼續雙語融入實驗課程的資料彙整。 

制度上，我不是必須擔下那麼多的人；但在學校裡，「不是必須」好像不代表「可以拒絕」。 

忙完了行政的事務，我總算可以稍稍鬆一口氣，心想抱著自己對藝術的熱忱去教書可比做行政業務

有趣多了！這學期我帶到的班級都滿好帶的，大家上課都很聽話，作業繳交也都非常確實。 

因為藝術不是升學類型的科目，我一開始還以為學生可能會因為家長的教育或是環境潮流而對藝術

課程興致缺缺，但其實並沒有那麼嚴重，也有學生對於我上課的內容給出不錯的意見回饋，這些都

讓我更有信心和樂趣來享受這份工作。 

但是現實，總是出現得突然。 

一週後，行政會議再次召開，因為上級來函指示說近期會有督學到學校訪視，而且上次有些資料上

傳的內容和格式有誤，需要更正。這次會議的氣氛不太一樣了，變得很嚴肅。 



「晏涵老師？」校長問道，「「請問為什麼上次請妳打的資料格式出現那麼多錯誤？難道這一週就要提

交了妳不知道嗎怎麼沒有請教同仁呢？」頓時各處室的的行政人員都把目光放在我身上。 

我有點慌了神，不知道該怎麼回應，因為我本來就不會這些啊！也沒有人願意教我呀！這時，學務

主任開了口： 

「校長不好意思，是我沒有好好教她做，對不起，今天會請她處理好的。」同時他也彎腰致歉，並

瞪了我一眼。 

今天？我心想，今天我有五節課，我除了吃飯哪有時間做？ 

「這次就算了，下不為例知道了嗎？」校長對我落下這句話，便繼續質問其他處室。 

開完會，學務主任心情看起來不太好，會議一結束就直接跑過來問我： 

「妳到底搞什麼飛機？」他說，「「我們行政業務很忙妳知道嗎？」 

我也很錯亂，便回道：「「對不起……可是沒人願意教我怎麼弄格式……，而且這些計畫不是應該由教務

處處理嗎？怎麼會是學務處呢？」 

他一聽到我這樣回應，變得更暴躁了。 

「吼，不要找藉口，校長不是也說了嗎？人力不夠阿，而且誰不願意教妳了，我現在不就在這裡教

妳？趕快用好，不然就晚上留下來弄嘛，又不是沒有加班費。」他用著有點憤怒的語氣跟我說， 

「妳到底要不要配合我們？」 

說完，主任便繼續跑去跟校長哈啦。 

「到底誰才是行政阿？」我不禁感嘆道，但是好像再怎麼說都沒有用，只能認命趕快做完這些，早

死早超生。 

隔天，我發現我從我的辦公桌醒來，資料都處理好了。我趕緊傳給主任，他有點不屑的說：「「這次妳

就知道了吧，下次要注意一點。」 

我伸了個大懶腰，早上第一節就有我的課，我趕緊隨便洗梳起身便去上課。在去專科教室的路上，

我遇到慈庭老師，她看了我一眼說道： 

「被要求加班了齁？我早告訴妳的。」我帶著倦意跟她微笑打了個招呼，便趕緊去上課。 

今天很不一樣，這個五年級的班上多了一位同學，他因為暑假出國去玩，玩到昨天才回臺灣。因為

是他這學期到班上的第一堂課，又聽說他們班導一大早就在忙其他事情，所以我打算讓他來個自我

介紹。 

「同學早安！今天是你到新班級的第一堂課，你要不要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我熱情地問他。 

沒想到，他斜眼看了我一下，回了一句「喔。」然後才慢慢的把手插在口袋走上來。 



「我叫林家豪，恩…….沒了。」他剛想走下台去，我問他說： 

「同學只有這樣嗎？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其他的？像是興趣……」 

「你要求很多欸。有毛病吧？」他轉過頭來回道。 

我有點被這句話嚇到，怎麼有學生敢這樣跟老師說話？不過轉念一想，他才來第一天，不要那麼快

就有師生衝突好了。於是我也沒說什麼，就讓他回座位。 

幸好接下來他也沒有什麼怪異的舉動，整節課也是很平順的過去。只不過在下課的時候，他又出招

了。我在下課時會希望小朋友幫忙把器材收到籃子裡再拿到前面統一放好，但是家豪同學就是不配

合，一直不把他的東西放到籃子裡。 

「同學，麻煩你把東西放好，交到前面可以嗎？這樣大家才能下課喔！」我禮貌地問道，而他又再

次用斜眼看了我一下，然後心不甘情不願的把東西放回去。 

「煩死了，管那麼多幹嘛。」說完，他便轉身離開教室，可是我還沒有說他們可以走啊！ 

「同學！請你等一下！老師還沒有說可以下課喔！」我趕緊叫住他，也順便請班長把他拉回來，他

仍舊臉很臭的走了回來，等到我放他們下課他才離開。臨走前，他又斜眼看了我一下。被瞄那麼多

次還真的感到有點不舒服，我心想，他應該是剛開學還不適應吧！沒關係的。 

接下來一連四節課後直到放學，都沒有其他的壞事發生。好像是主任看我做完了業務感覺我可憐，

而校長今天盯上了教務處的關係，所以都沒有來找我。果然，遠離行政對身心比較好。 

我內心稍稍恢復，期待著未來。 

 

上一次會議才剛結束不久，校長又召開了一次行政會議，而且這一次明顯就是衝著我來的。我想不

透，我到底哪裡招惹牠們了？動不動就把我這個新進教師抓去開會。 

這次會議的主軸除了各處室報告進度以及現況外，還包含了各項計畫的進程以及後期上層的回覆，

一開始都很順利，各處室都穩穩當當的報告著計畫、課綱還有一些意見及補充，從輔導室、教務

處、到研究處，到了學務處，大家臉色就開始難看起來。 

「為什麼上次的美感教育的計畫被上層回報說不合格，所以之後沒有這項經費補助了？」校長臉色

很臭的說道，嚴厲的眼神掃視學務處的同仁。 

「我說過多少次，我很忙，計劃的最終彙整報告我沒辦法一個一個審視，結果你們都在幹嘛？我一

個沒看到你們就給我出包！少掉的這幾十萬經費你們要拿薪水來補嗎？」他越講越生氣，都差點要

摔了他的陶瓷杯。 

我心想：阿最終檢查不是處室首長還有校長等行政決策端審核嗎？你沒審是你的問題啊。我雖然很

想這樣講，但是我怎麼可能說得出口。 



「晏涵老師！妳的責任最大，明明上上禮拜都請妳好好修過再給學務主任審閱了，怎麼還是有那麼

多錯誤？」他轉頭就對我一頓責備。 

「痾……校長不好意思，我上次處理完之後我有交給主任，他說沒問題的我才……」 

「什麼？是妳跟我說妳修的絕對沒問題我才直接提報給校長的！妳別亂說話！」主任急忙插嘴，生

怕讓校長發現他上次中午會議不在是因為偷溜出去吃大餐，回來都快到放學了，所以才沒時間審我

改的彙整報告書。阿這當然是我從別人那裏聽說的。 

「晏涵老師，妳身為這學校的一員，妳就應該幫忙做點事，而不是總是把責任推托給別人！我看妳

啊，如果連這些『小事』都處理不好，那妳教學也不會有什麼成就啦！聽說妳最近還找學生麻煩，

讓學生受教權被剝奪！請妳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說完他便離開了。 

蛤？我上課怎麼他也要管？而且上週也是那位家豪同學自己上課不守規矩亂丟材料還撕毀學習單，

我才讓他出去罰站的，不然全班同學都不用上課了。怎麼校長連這個都知道？ 

踏出會議室，我感到整個身體都好重，我感覺到了無形的壓力壓在我的身上。 

我，是不是不適合當老師啊？ 

踱步回到座位上，看到慈庭老師愜意地坐在位置上休息，我很是困惑，她是怎麼不用一起去開會

的？於是我問了問： 

「慈庭老師，我很好奇您怎麼都不用去開會呀？」 

她看了我一下，緩緩說道： 

「30 幾年的教師資歷，已經讓我對這些行政感到厭煩了。再加上校長和那些處室首長也都不太敢動

我，所以我沒什麼行政要做，也就不用開會了。只要上好自己的課就行，反正學生也怕我，不敢作

亂，我只要等到退休年限到了就可以領全退了。只是…唉…退休金一直被砍，不確定幾年後還會剩多

少。」 

她停頓了一下。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慈庭老師講那麼多話，也對，這幾年來因為她那有點兇狠的外貌

再加上對於行政事務的疏離，她鮮少跟別人講這些事。她看著我，問道： 

「妳有上那個林家豪的課對吧？」 

「是的，他很不受教，上課總想搗亂態度還很差，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剛剛還被校長針對這一

點。」我露出無奈的表情，而慈庭老師則是苦笑了一下，說： 

「盡量別理他，這種學生我近年來見多了。你知道這疤是怎麼來的嗎？」我搖了搖頭。 

原來，在十幾年前有一位 IEP 個案學生在慈庭老師的課上跟同學發生糾紛，打了起來。老師剛想下

去制止，那個同學拿起美工刀就是一陣亂戳，先劃傷了同學的手臂，接著大力一揮，把老師的左臉

留下了一道無法抹滅的傷疤。後來學校在通報校安事件後展開校事會議，因為被割傷那個學生的父

親是家長會長，也就是整個學校最大的資方。 



於是在會議開始前，結論已經有了輪廓。最後裁決出來就是慈庭老師保護學生行為正確，但沒有照

著正確 SOP 而導致學生受傷，處理方式有待改善。校方也要求老師封口，禁止對外提到此事，也調

換了她的課程排序。 

校事會議沒有否定她的行為，但也沒有真正站在她那一邊。 

後來因為這件事情，學校在年末考績上給了老師一個乙等。那位 IEP 學生私底下不停說老師多管閒

事，連那位被攻擊的會長兒子也嗆她沒有好好保護學生。 

一個原本充滿教育熱忱的老師，至此已完全燃盡。 

後來老師也了解到了，做好自己的事就好，額外的事情不要多做。所以額外的行政業務她一律不

接，考績差就考績差。因為這間學校雖大，但是職員很少輪調，所以積分高低已無差別。再加上她

也有了快 30 年的年資，沒有人動得了她。 

「那件事情，那劃在我臉上的一刀，都告訴了我遇到這種學生，冷處理就好。」慈庭老師摸了摸她

的刀疤， 

「他們只不過是妳生命中的過客，不要太在意。遇到不對的事，忍不了就離開，該不爽就不爽，妳

不是拿著鐵飯碗的奴隸，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她再次停頓，看著我聽得出神的臉，她笑了。 

「阿抱歉，明明是妳想問我問題的，怎麼變成我單方面灌輸了，哈哈。太久沒有跟人分享這事

了。」 

她站起來，向我道別後便下班了。我感到震驚，為什麼現在的教育環境跟我期待的差那麼多？怎麼

會有這種道德淪喪的事情發生在學校？我暗自發誓，一定要向慈庭老師多多學習，不要重蹈覆轍。 

我以為我可以順利地走下去，但，現實很快呼了我一巴掌。 

在接下來的幾堂課，我發現教室後面總有學務主任在晃來晃去，每當我想問他是來做什麼時，他便

匆匆離去。而且那位家豪同學也是愈來越不受控了，從上課睡覺或是和同學聊天，到現在會拿膠水

亂丟，我趕緊把他東西都沒收，把他安排到教室的角落，讓他聽課就好，勞作就免了。 

沒過幾天，學務主任突然把我叫了出去，那時我才剛剛放學生離開。 

「晏涵老師，妳的上課方式有一些問題喔。」他嚴肅地跟我說道。 

「妳把學生安排在角落，這樣影響他的受教權，班級經營再留意。而且妳的課程有照課綱編排嗎？

這樣的內容我看不行喔。」 

我莫名開始被看得很仔細。 

我心頭一緊，有點生氣，什麼時候上課還輪得到其他人說三道四了？我的內容也是審過的阿。但是

我知道我不能生氣，於是我也是禮貌性地回覆「好的我會再改善」，便回去備課了。 



但是情況越來越不對勁，主任對我的巡堂越來越頻繁，有時候還會在後面拿筆記錄著什麼，我有一

次直接質問他來幹嘛的，他居然直接說他的行為一切合法有據，不滿就找校長。 

持續幾週下去，行政雜務還是沒有減少，但是在莫名巡堂和行政業務的雙重壓力下，我忍不了了。

我直接跑去校長室，質問他為什麼要叫主任一直來巡堂。 

「蛤？妳是不是在找我麻煩？妳沒看到我很忙嗎？我沒事叫他巡妳堂幹嘛？」校長不悅的說道，但

是他的眼神帶了一點迴避，肯定有問題。 

「好的校長，我之後會再找主任問清楚，打擾您了。」我才剛說完，主任也踏進校長室， 

「校長！他的把柄我已經抓…等等，晏涵老師妳怎麼會在這？妳不去處理我交給妳的學生出缺勤表

現統計妳在這裡幹嘛？」我整個人愣住了，但很快，我恢復了神智，快步走出校長室。 

他們兩個在針對我。我的內心被這種不安的念頭充斥。 

回到教室，情況變得更複雜了。家豪同學和另一位同學躺在地上哭泣，而我的器材櫃也被翻倒在了

地上。 

「怎麼回事！！！」我大聲問道，趕緊衝過去檢查他們兩個的情況。因為這一節剛好是他們班的

課，所有同學都在場，但是大家都嚇壞了不敢回答我。我謹慎地把家豪同學翻過來，接著就看到了

悲慘的一幕―― 

他左眼被雕刻刀插入，血漿混著淚水汩汩流出，手上還握著我的手機。而另一位同學則是直接昏了

過去，頭上被器材櫃砸破一個大洞。 

什麼鬼？我的心裡突然閃過了一絲不祥的預感：「「後來學校在通報校安事件後展開校事會議……」，但

是我也沒時間想那麼多了，我趕緊叫學生去學務處以及健康中心通報。我則抱著學生衝去健康中

心，當兩名學生都送醫時，主任才緩緩趕到，手裡拿著筆記本不知記錄些什麼，搖了搖頭。 

當天下午，家豪的母親就來了，他聽聞自己小孩受傷的消息，第一時間除了跑去醫院關心，還怒氣

沖沖地跑來學校當面質問我。 

「老師，請問妳是怎麼教育學生的？為什麼我家孩子只是上個美術課就會搞成這樣？妳知道他一隻

眼睛已經瞎了看不到了嗎？妳怎麼可以這麼泰然自若地坐在這裡！要不要拿妳的眼睛去賠我家小孩

的？啊？」家豪媽媽生氣的飆著，還作勢要把我的眼睛挖出來，幸好這時慈庭老師趕到把她攔住，

主任也跟在她的身後。 

「要不是主任有跟我講，我還不知道妳這個爛人想隱瞞這件事情呢！聽說妳還把我小孩孤立在教室

牆角？妳是不把他當人看是不是？」 

我轉向主任，他一臉不干他事的樣子從旁邊走過去。 

「而且我兒子說他在老師妳的手機有錄到事發當下，我命令妳給我看看！」我這才想起他有拿我手

機，我打開相簿裡的影片。原來，他那時候拿我的手機拍影片說什麼要學抖音上的跑酷達人，然後



就攀上櫃子接著就摔下來被插到眼睛了。 

「欸老師這裡妳的問題很大喔！為什麼妳的櫃子不鎖死？還要讓小孩拿到那麼危險的刀？我看妳是

故意的吧，美術課不就是畫畫嗎？妳真的是……」 

我已經聽不下去了，我感覺有東西正從我的心臟撕裂出來，好死不死這時校長又跑過來。 

「晏涵老師！上次的美感計畫書被駁回，沒有經費了！都是因為妳處理報告不善，不願與他人合作

又聽不進去主任的意見，才會導致這件事情的發生！妳看看妳，連那麼簡單的行政事務都搞不好，

妳到底是怎麼畢業的？」 

「妳看！連校長都覺得妳做的不好！欸，剛剛我們在說話妳到底有沒有在聽？蛤？妳這個賤人，教

育不好做事不好連人品都不……」在她要繼續講下去時，慈庭老師站了起來把對方隔開。 

「妳…妳幹嘛？妳不要碰我，一群教育的敗類！」家豪媽媽尖叫著，慈庭老師瞪了她一下，說道： 

「出事了就通報，依規定處理，這裡輪不到妳在那邊吵，不爽就辦退學。」對方好像有些被嚇到

了，這時老師轉過身來，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此刻我才意識到，眼淚已經不爭氣地從我的眼角滑

落。 

「哭什麼哭？我兒子受那麼重的傷都沒說什麼，妳哭什麼？只會逃避是吧？那我們法院走著瞧！我

一定要讓妳這個國家的米蟲學到教訓！」 

「唉……晏涵老師，看起來這個情況只能妳自己處理了，希望妳不要行政事務處理不好、自己也搞不

定！真的是厚，妳……」，在他們倆還是想繼續時，慈庭老師出手了。 

「都閉嘴。」 

空間瞬間安靜下來，慈庭老師沒有提高音量，但聲音比平常冷冽。 

「我想這裡是學校，不是法庭。」她轉向我。那一瞬間，她的眼神柔和下來，臉上的疤痕也顯得沒

那麼兇悍。 

「慈庭老師……對不起……我想我撐不下去了……」我虛弱的湊出幾個字，剛剛的語言轟炸早已擊毀我

的熱忱和理智。 

「去找個地方休息。」她低聲說，「「別放在心上，嗯？」我這才踉蹌地站起，慢慢地離開了學務處。 

 

晚上，走廊監視器的紅點一閃一閃。 

辦公室裡，電腦螢幕亮著未完成的校安通報表。 

LINE 訊息不斷跳出「家長已去教育處申訴」、「「體體可能會來」。 

隔天，公文往返。 

家長會談。 



教育局來函。 

「內部檢討報告」反覆修改。 

沒有廣播，沒有儀式。 

桌上只剩下一張辭呈。慈庭老師轉頭望去，看到了又一個空蕩蕩的座位。 

 

有些人離開，不是因為失敗。 

而是因為不願再讓熱忱，被消耗成理所當然。 

                                                                           

註：本文內容皆為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